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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今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
是
鄧
小
平
誕
辰
一
百
一
十
周

年
。
為
紀
念
這
個
日
子
，
︽
文
匯
報
︾
特
別
策
劃
出
版

大
型
畫
冊
︽
改
革
開
放
之
路
︾
，
這
使
我
想
起
自
己
還

珍
藏
有
鄧
小
平
小
女
兒
鄧
榕
簽
名
的
︽
我
的
父
親
鄧
小

平
：
文
革
歲
月
︾
俄
文
版
簽
名
書
，
亦
想
起
前
駐
俄
大

使
劉
古
昌
向
我
講
過
的﹁
普
京
獻
花﹂
的
故
事
來
。

二
零
零
三
年
夏
，
鄧
榕
赴
莫
斯
科
，
出
席
她
寫
的
︽
我
的
父
親
鄧

小
平
：
文
革
歲
月
︾
俄
文
版
首
發
式
。
普
京
夫
人
柳
德
米
拉
專
門
請

她
和
劉
古
昌
夫
婦
到
大
使
館
後
面
的
一
家
意
大
利
餐
廳
喝
茶
。
劉
大

使
當
時
背
對
着
餐
廳
大
門
而
坐
，
突
然
聽
到
身
後
有
什
麼
動
靜
，
回

頭
一
看
，
驚
見
普
京
抱
着
一
大
捧
鮮
花
走
過
來
，
還
沒
等
眾
人
反
應

過
來
，
已
經
快
步
將
花
送
到
鄧
榕
懷
裡
。
鄧
榕
喜
出
望
外
，
大
為
感

動
。普

京
向
鄧
榕
發
起﹁
鮮
花
攻
勢﹂
具
有
多
重
意
味
，
既
顯
示
出
俄

羅
斯
男
人
對
女
士
的
謙
謙
紳
士
風
度
，
也
說
明
鄧
小
平
在
普
京
和
俄

羅
斯
人
心
目
中
具
有
相
當
的
分
量
，
當
然
，
更
凸
顯
這
位
強
人
對
發

展
俄
中
戰
略
關
係
的
重
視
程
度
了
。
與
許
多
第
一
代
中
共
領
導
人
一

樣
，
鄧
小
平
青
年
時
代
與
蘇
聯
也
多
有
交
集
。
他
一
九
二
六
年
曾
在

莫
斯
科
中
山
大
學
學
習
一
年
，
俄
文
姓
作
多
佐
羅
夫
。
俄
羅
斯
人
對

鄧
小
平
十
分
熟
悉
，
喜
歡
引
用
他﹁
不
管
白
貓
黑
貓
，
抓
住
老
鼠
就

是
好
貓﹂
、﹁
摸
着
石
頭
過
河﹂
等
名
句
。

鄧
小
平
有
個
遺
憾
，
沒
有
親
自
踏
足
、
沒
有
親
眼
看
到
香
港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七
月
一
日
回
到
祖
國
懷
抱
。
他
生
前
曾
表
示
過
，
希
望
能

到
回
歸
後
的
香
港
走
一
走
，
看
一
看
。
為
了
能
圓
鄧
小
平
的
香
港

夢
，
北
京
西
站
在
八
九
年
後
就
開
始
設
計
建
設
了
，
與
鄧
熟
稔
的
北

京
市
副
市
長
張
百
發
便
是
指
揮
者
之
一
。
經
過
幾
年
夜
以
繼
日
的
施

工
，
一
九
九
七
年
五
月
的
一
個
中
午
，
即
香
港
回
歸
前
夕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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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京

九
直
通
車
從
北
京
西
站
發
出
，
第
二
天
準
時
停
靠
在
九
龍
紅
磡
火
車

站
月
台
，
彷
彿
是
代
表
鄧
小
平
來
香
港
走
一
走
，
看
一
看
。
令
人
欣

慰
的
是
，
鄧
小
平
的
夫
人
卓
琳
出
席
了
香
港
回
歸
的
世
紀
大
典
。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七
月
一
日
香
港
回
歸
的
盛
大
慶
典
上
，
江
澤
民
主

席
深
情
地
說
：﹁
歷
史
將
會
記
住
提
出﹃
一
國
兩
制﹄
創
造
性
構
想

的
鄧
小
平
先
生
！﹂
當
首
任
行
政
長
官
董
建
華
介
紹
卓
琳
出
席
慶
典

時
，
香
港
會
展
中
心
大
廳
掌
聲
雷
動
。
這
是
人
們
對
他
為
改
革
開
放

和﹁
一
國
兩
制﹂
事
業
做
出
的
巨
大
貢
獻
的
肯
定
。

去
年
年
初
，
美
國
著
名
學
者
傅
高
義
的
專
著
︽
鄧
小
平
時
代
︾
中

文
版
在
內
地
翻
譯
出
版
，
再
次
引
發
世
界
範
圍
的﹁
鄧
小
平
熱﹂
。

傅
高
義
在
中
文
版
序
言
中
寫
道
：﹁
我
認
為
他
對
世
界
有
着
巨
大
的

影
響
，
改
變
了
一
個
當
時
還
承
受
着﹃
大
躍
進﹄
和﹃
文
革﹄
後
果

的
國
家
的
前
進
方
向
。
我
相
信
，
沒
有
任
何
一
個
國
家
的
領
導
人
，

對
世
界
的
發
展
有
過
更
大
的
影
響
。﹂

可
以
毫
不
誇
張
地
說
，
鄧
小
平
是
引
領
中
國
成
功
跨
越
二
十
世
紀

與
二
十
一
世
紀
之
交
的
中
共
領
導
人
。
十
幾
年
前
，
當
我
在
中
亞
工

作
時
，
曾
參
加
過
吉
爾
吉
斯
斯
坦
首
都
比
什
凱
克
舉
行
的﹁
鄧
小
平

街﹂
命
名
儀
式
，
後
來
莫
斯
科
也
命
名
了
一
條﹁
鄧
小
平
街﹂
。
為

保
持
香
港
的
繁
榮
穩
定
，
鄧
小
平
殫
精
竭
慮
，
創
造
性
提
出﹁
一
國

兩
制﹂
的
構
想
。
在
紀
念
鄧
小
平
誕
辰
一
百
一
十
周
年
之
際
，
香
港

倘
能
有
一
條﹁
鄧
小
平
街﹂
該
有
多
好
啊
！

香港有條「鄧小平街」多好

去
年
年
底
，
在
嶺
大
一
個
研
討
會
上
，
得
遇

舒
琪
。
他
說
正
為
香
港
電
台
拍
攝
一
集
作
家
易
文

的
紀
錄
片
，
要
我
上
鏡
談
一
談
。
一
聞
即
耍
手
擰

頭
，
在
下
尊
容
，
怎
能
出
鏡
？
其
次
，
在
下
非
易

文
專
家
，
豈
可
胡
謅
。

﹁
易
文
專
家﹂
者
，
黃
淑
嫻
也
。
她
編
有
︽
真
實

的
謊
話
：
易
文
的
都
市
小
故
事
︾
︵
香
港
：
中
華
書

局
，
二○

一
三
年
五
月
︶
。
舒
琪
說
：﹁
她
已
應
承

受
訪
了
。﹂
專
家
在
前
，
更
應
退
避
三
舍
。
事
後
舒

琪
函
電
俱
來
，
強
調
：﹁
非
要
你
全
講
易
文
也
，
而

是
談
談
一
九
五○

年
代
的
文
化
背
景
和
那
班﹃
南

來﹄
作
家
作
品
的
特
色
，
和
當
時
香
港
社
會
如
何
影

響
他
們
。﹂O

K

！
這
可
有
商
量
。

於
是
找
出
易
文
的
︽
真
實
的
謊
話
︾
來
看
看
。
老

實
說
，
易
文
此
人
，
年
輕
時
就
已
聽
過
，
只
知
他
是

電
影
導
演
，
不
知
他
是
作
家
。
大
陸
學
人
寫
的
香
港

文
學
史
，
當
然
沒
他
的
蹤
影
，
而
相
信
他
們
也
不
知
有
其
人
。

以
前
的
文
人
多
才
多
藝
，
非
限
於
一﹁
專﹂
，
每
多
越
界
，

在
每
一
界
中
都
做
得
有
聲
有
色
。
作
家
大
多
與
報
人
連
結
，
也

有
與
書
畫
家
、
教
育
家
連
結
，
甚
至
身
兼
四
家
者
亦
大
不
乏

人
。
易
文
是
導
演
，
一
九
四○

年
至
一
九
六
七
年
，
參
與
了
八

十
八
部
電
影
製
作
，
而
大
部
分
的
作
品
，
是
任
導
演
和
編
劇
。

既
是
編
劇
，
文
字
和
創
作
都
有
相
當
的
水
準
了
。
黃
淑
嫻
說
：

﹁
他
更
為
近
二
百
首
電
影
歌
曲
填
詞
，
讓
文
字
在
音
樂
的
節
拍

下
飛
翔
。﹂
另
外
，
還
是
刻
章
和
書
法
的
高
手
。
堪
稱
越
界
文

人
。
但
電
影
人
掩
蓋
了
易
文
的
作
家
身
份
。

易
文
一
九
二○

年
出
生
於
北
京
，
一
九
四
九
年
來
港
，
以
辦

報
和
寫
作
維
生
，
曾
在
︽
上
海
日
報
︾
、
︽
香
港
時
報
︾
、

︽
星
島
日
報
︾
做
過
編
輯
和
撰
述
工
作
。
一
九
五
二
年
走
上
電

影
編
劇
之
路
。
一
九
五
六
年
加
入
電
懋
當
編
導
。
換
言
之
，
易

文
是
由
作
家
再
而
成
電
影
人
的
。

易
文
是
筆
名
，
本
名
楊
彥
岐
。
據
黃
淑
嫻
統
計
，
筆
名
還
有

諸
葛
郎
、
文
則
靈
、
巴
萊
、
吳
守
、
萬
重
山
、
辛
梵
、
晏
文

都
、
木
園
等
。
來
港
前
，
已
以
辛
梵
筆
名
出
過
散
文
集
︽
秋
夜

書
︾
，
以
諸
葛
郎
出
過
小
說
集
︽
下
一
代
的
女
人
︾
。
來
港

後
，
在
一
九
五
五
年
前
出
版
了
七
部
短
篇
或
中
長
篇
小
說
，
包

括
諸
葛
郎
的
︽
真
實
的
謊
話
︾
、
晏
文
都
的
︽
蠱
惑
記
︾
、
易

文
的
︽
金
縷
曲
︾
、
︽
彗
星
︾
、
︽
幽
夢
影
︾
等
。
由
此
可
見

易
文
從
影
前
，
確
是
一
個
勤
奮
的
作
家
。

黃
淑
嫻
編
的
︽
真
實
的
謊
話
︾
，
收
小
說
三
十
七
篇
，
分
別

選
自
︽
真
實
的
謊
話
︾
和
在
台
出
版
的
︽
笑
淚
集
︾
。
易
文
初

來
步
到
，
作
品
的
本
地
色
彩
較
淡
，
若
干
作
品
只
標
地
名
，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的
都
市
風
情
不
甚
濃
；
加
上
他
是
外
省
佬
，
所

謂﹁
港
式
中
文﹂
，
更
是
絕
無
僅
有
。
不
過
，
他
那
手
簡
潔
清

爽
的
白
話
文
，
令
人
看
得
很
舒
服
，
是
白
開
水
而
非
濃
茶
。

︽
真
實
的
謊
話
︾
是
典
型
的
都
市
言
情
故
事
。
正
如
黃
淑
嫻

說
，
易
文
是

受
到
法
國
的

莫
泊
桑
、
俄

國
的
契
訶

夫
、
奥
地
利

的
茨
威
格
影

響
甚
深
。
而

故
事
的
結

局
，
每
有
驚

奇
的
一
筆
，

掩
卷
仍
有
餘

韻
。

作家易文

每
逢
星
期
一
都
可
在
香
港
電
台
第
一
台
︽
精
靈
一

點
︾
收
聽
到
勞
永
樂
醫
生
的
健
康
專
題
節
目
，
近
日
的

伊
波
拉
病
毒
話
題
更
受
歡
迎
。
勞
醫
生
是
本
港
著
名
的

傳
染
病
專
家
，
凡
有
類
似
個
案
，
他
就
算
在
天
涯
海

角
，
也
樂
意
接
聽
各
方
記
者
的
追
訪
，
長
途
電
話
費
數

以
千
計
，﹁
我
對
傳
染
病
認
識
較
深
，
我
有
問
必
答
，
最
怕

那
些
似
懂
非
懂
的
亂
答
一
通
。﹂

勞
醫
生
自
小
體
弱
多
病
，
家
住
上
環
板
間
房
的
中
間
房
，

萬
一
有
住
客
咳
嗽
都
會
受
感
染
，
他
最
怕
打
針
，
曾
向
醫
生

揮
拳
，﹁
我
大
個
仔
要
做
醫
生
打
番
你
針
。﹂
他
成
功
在
香

港
大
學
醫
科
畢
業
，
成
為
一
位
敢
言
負
責
的
醫
生
，
可
惜
，

今
天
氣
勢
十
足
的
勞
醫
生
激
瘦
了
近
五
十
磅
，
走
起
路
來
輕

飄
飄
的
，
想
起
二○

一
二
年
他
坐
着
輪
椅
參
選
立
法
會
，
原

來
由
那
陣
子
開
始
，
他
一
直
與
兇
惡
的
病
魔
搏
鬥
，
到
底
是

哪
個
器
官
出
現
問
題
？

﹁
不
是
某
個
器
官
，
我
的
神
經
線
壓
着
都
是
惡
性
的
東

西
，
如
果
在
我
學
醫
的
年
代
，
只
有
幾
個
月
的
壽
命
。
現
在

我
已
活
過
了
兩
年
非
常
幸
運
。
我
已
是
全
職
病
人
兼
職
醫

生
，
每
星
期
應
診
兩
天
，
病
人
見
我
都
先
向
我
問
候
，
我
發

覺
自
己
多
了
一
份
同
理
心
。﹂

留
醫
期
間
，
他
才
體
驗
到
很
多
病
人
的
苦
況
：﹁
本
來
睡
得
好
好

的
，
清
晨
五
點
，
醫
護
人
員
前
來
檢
查
血
壓
，
未
幾
嬸
嬸
又
會
清
理
床

前
的
垃
圾
，
很
快
又
要
照
片
，
總
之
吵
醒
了
不
能
再
睡
，
最
難
受
是
如

廁
之
後
四
肢
無
力
，
要
勞
動
工
作
人
員
替
自
己
清
理
…
…﹂
不
過
這
一

切
他
都
能
接
受
，
沒
有
呼
天
搶
地
，
一
心
要
恢
復
雙
腿
的
力
量
，
他
每

天
唱
着
電
視
卡
通
片
︽
小
路
寶
︾
主
題
曲
：﹁
大
踏
步
，
神
情
確
威

武
…
…﹂
果
然
效
果
神
奇
，
他
也
搬
到
離
島
居
住
，
以
自
行
車
代
步
，

漸
漸
身
體
有
了
改
善
。

曾
幾
何
時
勞
醫
生
總
是
大
踏
步
，
趕
着
趕
的
：﹁
大
病
後
，
我
才
明

白
這
是
太
過
分
，
有
害
健
康
。﹂
當
年
他
希
望
多
做
有
益
市
民
的
事
，

他
是
功
能
組
別
的
立
法
會
議
員
，
也
是
醫
學
會
會
長
，
一
九
九
七
年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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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雞
傳
人
的
案
例
，
他
立
即
與
一
班
同
路
人
商
討
對
策
，
參
考
其

他
先
進
國
家
做
法
，
提
議
採
取
殺
雞
措
施
，
雞
販
由
抗
拒
至
配
合
，
即

見
成
效
。
他
深
覺
作
公
共
事
務
的
影
響
力
，
決
意
加
入
政
黨
，
當
上
社

民
連
的
副
主
席
，
可
惜
很
快
便
分
手
了
：﹁
我
認
同
黨
的
理
念
，
但
，

黨
內
的
人
是
否
貫
徹
執
行
是
問
題
。﹂

今
天
勞
醫
生
一
切
平
靜
自
若
：﹁
我
沒
有
對
明
天
太
多
想
法
，
我
不

知
自
己
能
活
多
久
，
只
是
珍
惜
當
下
，
再
將
很
多
當
下
結
合
起
來
，
就

是
美
好
的
日
子
！
我
只
希
望
香
港
市
民
不
要
再
對
立
，
要
先
了
解
國

情
，
香
港
七
百
萬
人
，
國
家
十
三
億
，
在
中
央
眼
中
根
本
不
是
個
大
地

方
。
如
果
各
走
極
端
，
泥
足
深
陷
了
，
再
也
不
能
自
拔
！﹂
祝
福
勞
醫

生
，
祝
福
香
港
！

祝福勞醫生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行
業
商
會
作
為
業
界
組
織
，
權
力
鬥
爭
很
正

常
，
因
各
派
系
都
想
擴
張
影
響
力
，
左
右
理
事
會

甚
至
政
府
政
策
。
七
月
中
在
加
拿
大
去
世
的
前
香

港
總
商
會
總
裁
麥
理
覺(Jim

m
y
M
cG
regor)

，
是

我
舊
老
闆
。
他
一
九
八
八
年
離
職
後
即
參
政
，
分

別
在
八
八
和
九
一
年
的
立
法
局
選
舉
，
循
功
能
組
別
代

表
總
商
會
入
局
。
那
時
我
已
離
開
商
會
並
轉
行
，
但
在

報
上
得
知
他
鮮
明
的
政
治
取
向
，
覺
得
他
不
愧
是
個
耿

直
的
蘇
格
蘭
漢
子
。

他
從
政
後
，
逐
漸
跟
總
商
會
意
見
不
合
，
最
大
件
事

就
是
公
然
違
反
總
商
會
理
事
會
取
向
、
支
持
末
代
港
督

彭
定
康
的﹁
新
九
組﹂
政
改
。
當
時
同
樣
以
商
界
功
能

組
別
進
入
立
法
局
的
田
北
俊
議
員
，
就
曾
於
九
四
年
九

月
在
︽
南
華
早
報
︾
撰
文
，
題
為﹁Flouting

C
onstit-

uents'W
ishes﹂(

蔑
視
選
民
意
願)
，
炮
轟
麥
理
覺
失
職

和
罔
顧
他
理
應
代
表
的
商
界
選
民
利
益
。
如
今
二
十
年

過
去
了
，
於
網
上
重
看
這
文
章
，
明
顯
這
兩
派
思
路
的

惡
鬥
還
未
停
止
，
能
不
叫
人
唏
噓
。

還
是
說
回
浪
漫
的
二
十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中
。
當
時
我

在
總
商
會
工
作
，
幫
忙
吸
引
外
資
往
大
陸
投
資
，
有
一

兩
次
跟
麥
理
覺
一
起
去
大
陸
出
差
。
有
時
在
車
上
閒
聊
，
他
會
說

些
家
常
話
，
比
如
很
怕
宴
會
應
酬
，
說
午
餐
只
要
一
碗
叉
燒
飯
加

點
青
菜
就
很
滿
足
。
我
們
知
道
他
太
太
是
中
國
人
，
曾
有
人
八
卦

說
，
港
英
政
府
的﹁
鬼
佬﹂
官
員
，
那
年
代
要
是
討
了
華
人
太

太
，
仕
途
就
此
止
步
，
當
不
了
署
長
，
因
此
麥
也
只
能
官
至
工
商

署
副
署
長
。
我
沒
當
過
官
，
不
知
這
些
說
法
有
何
根
據
，
也
不
會

因
而
影
響
對
他
的
尊
敬
。
他
為
人
自
有
其
信
念
，
操
一
口
蘇
格
蘭

英
語
，
在
辦
公
室
常
捲
起
襯
衣
袖
工
作
，
把
握
每
個
機
會
做
他
相

信
的
事
。
同
事
說
他
愛
足
球
，
一
落
場
就
勇
猛
非
常
，
可
惜
沒
親

眼
見
過
。

還
有
一
件
事
：
那
時
蛇
口
工
業
區
興
起
，
我
們
跟
負
責
蛇
口
的

招
商
局
老
總
袁
庚
有
點
來
往
，
也
會
跟
他
通
信
。
記
得
有
次
袁
總

在
一
封
來
函
簽
名
，
形
狀
很
特
別
，﹁
袁
庚﹂
兩
字
似
一
朵
大
圓

菊
。
麥
理
覺
看
了
，
就
在
旁
邊
用
原
子
筆﹁
眉
批﹂
了Like

a
flow
er!(

像
朵
花)

幾
個
字
。
那
是
他
的
童
趣
。

麥
理
覺
先
生
，
一
路
好
走
！

麥理覺的二三事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深
夜
十
一
時
登
上
駛
往
伊
爾
庫
斯
克
的
列

車
，
從
烏
蘭
烏
德
出
發
，
沿
着
貝
加
爾
湖
東

岸
馳
行
七
小
時
，
於
清
晨
6
時
抵
達
西
伯
利

亞
鐵
路
之
旅
第
四
站
︱
︱
伊
爾
庫
斯
克
市
。

伊
爾
庫
斯
克
︵Irkutsk

︶
在
中
西
伯
利
亞

高
原
南
部
，
貝
加
爾
湖
以
西
，
南
與
蒙
古
相
鄰
。

伊
爾
庫
斯
克
被
稱
為﹁
西
伯
利
亞
的
心
臟﹂
、

﹁
東
方
巴
黎﹂
、﹁
西
伯
利
亞
的
明
珠﹂
，
市
中

心
與
居
民
區
間
以
天
然
白
樺
林
連
接
着
。
安
加
拉

河
貫
穿
市
區
，
有
大
橋
連
通
在
貝
加
爾
湖
的
東
南

端
。
安
加
拉
河
從
貝
加
爾
湖
流
出
後
，
形
成
一
個

偌
大
的
湖
灣
，
稱
為
伊
爾
庫
斯
克
海
，
風
景
宜

人
。走

在
伊
爾
庫
斯
克
的
大
街
上
，
並
未
感
覺
到

這
是
一
座
擁
有
六
十
萬
人
口
的
大
城
市
，
相
反
卻

像
是
進
入
了
一
座
恬
靜
的
小
鎮
，
只
有
在
中
心
區

最
繁
華
的
馬
克
思
大
街
上
，
才
感
覺
到
一
些
城
市

的
味
道
。

伊
爾
庫
斯
克
的
城
市
格
局
並
不
複
雜
，
馬
克
思
大
街
、
列

寧
大
街
等
幾
條
幹
道
貫
穿
了
整
個
中
心
城
區
，
伊
爾
庫
斯
克

河
、
安
加
拉
河
沿
岸
是
城
市
較
為
集
中
的
聚
居
區
，
眾
多
的

居
民
零
散
的
分
佈
於
三
百
多
平
方
公
里
的
土
地
上
，
使
整
個

城
市
顯
得
稀
疏
鬆
散
，
也
正
因
為
如
此
，
良
好
的
生
態
環

境
、
自
然
多
樣
的
開
敞
空
間
，
成
為
城
市
的
一
大
特
色
。

分
佈
於
老
城
區
、
造
工
細
膩
但
多
少
有
些
陳
舊
的
木
製
民

居
，
是
城
市
另
一
個
亮
點
。
據
說
該
城
市
在
建
設
初
期
的
十

七
和
十
八
世
紀
，
全
市
均
是
木
製
建
築
，
由
於
一
次
大
火
，

使
大
部
分
建
築
遭
到
焚
毀
，
損
失
慘
重
，
於
是
當
時
的
市
長

下
令
在
城
區
內
不
得
建
設
木
製
建
築
，
因
此
現
存
的
木
製
建

築
都
已
有
兩
百
多
年
的
歷
史
。
這
些
建
築
的
簷
口
、
窗
花
及

入
口
處
均
見
雕
刻
細
膩
的
花
紋
，
展
示
了
當
時
俄
羅
斯
遠
東

地
區
精
湛
的
建
築
藝
術
。

除
零
散
分
佈
的
木
製
建
築
外
，
伊
爾
庫
斯
克
更
多
的
是
形

式
多
樣
的
歐
式
建
築
，
特
別
是
在
老
城
區
，
留
存
了
各
個
時

期
的
大
量
建
築
精
品
，
馬
克
思
大
街
兩
側
就
是
集
中
的
展
示

區
，
遊
逛
其
中
，
令
人
目
不
暇
給
，
流
連
忘
返
！

建築精品城市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三年前春雨如酥的季節我與江西婺源首度結
緣，沒想到今歲三伏酷暑我再度擁抱了這個有
「中國最美鄉村」之譽的夢裡老家，不僅重遊李
坑、江灣，還探訪了汪口、曉起、嚴田等古村落
古商埠和靈岩涵虛洞、大鄣山臥龍谷等名勝景
觀，用旅遊界行話來說，作一次婺源深度遊，餵
飽了眼福滿足了心願賁張了激情。若要問我對婺
源最貼切的感受是什麼，我依然一言以蔽之：婺
源之美在於水，婺源是水磨出來的。
婺源如鑲嵌在浙皖贛交界處群山深處的一顆翡
翠，青山層疊如屏，竹樹擁翠欲滴，山巒雲霧繚
繞，萬千竹樹就是萬千豎起的泉，泉源滔滔，取
之不盡用之不竭，化為奔瀉的飛瀑山澗，迤邐歡
歌，溶溶漾漾，注入婺源每個角落、每一細胞，
把婺源灌潤得豐盈清靈，把婺源洗磨得晶瑩剔
透。
李坑得清流梳洗，若處子脈脈含情，村口半是
一池碧蓮粉荷，半是連片綠萍秀禾，荷芬和禾香
氤氳着久違了的鄉間氣息，我站在阡陌深深呼
吸，四十幾年前插隊落戶在蘇南水鄉的情景彷彿
目前，惜乎眼前的風景和氣息在蘇南已經難覓或
者變味，且不見這一隅還有清秀閑靜的兩頭水牛
匐塘休憩，一群活潑歡騰的鴨子游弋嬉戲，從水
牛清純善良的眸子可讀出其對婺源的深情眷戀，

從鴨子雜沓歡快的鳴叫可聽出其對婺源的由衷讚
頌……
婺源是值得眷戀和讚頌的，譬如眼前李坑的美

在於並非一覽無餘，而是畫軸徐展、芳姿漸露，
進得村子，方始一點一點顯示其足以讓你驚艷的
嬌容，這嬌容無半點濃妝艷抹之形、矯揉造作之
態，就是春之油菜花、夏之水芙蓉的本真。粉牆
黛瓦騎馬牆的徽派老宅、或青石或原木的簡古小
橋、飛簷挑角造型玲瓏的街亭廊廡卻古樸而盡顯
原木的紋理，而這些原汁原味的建築皆讓無處不
在的活水組合搭配得和諧秀氣，尤羚羊掛角無跡
可求，令人悅目賞心。李坑的水清兮活兮，不急
不慢，或歌或吟，可濯可滌，在河床澗道輕輕洗
磨着村街、洗磨着歲月，把此間的村街洗磨得潔
淨無塵、細膩滑潤，把這裡的歲月洗磨得醇厚有
味、溫馨多情。同遊有哂「李坑」之名流俗者，
我意村名正俗得可愛，是皖贛山區的本色——以
四圍青山為豐隆之坑沿，這裡不正是恬靜之坑底
麼？青山為我隔塵囂，為我阻渾濁，卻賜我以雅
逸清澈、賜我以膏腴豐美，最可自傲的就是恆久
沐浴着來自青山的涓涓活水。
我繞着李坑慢慢行走，細細品味，移步換景都
是原生態風光、天然圖畫，對比國內許多開發過
度的所謂古鎮古村，這裡才是天造地設的世外桃

源、夢中老家啊！人道婺源是國人一生五十個不
可不去的地方、中國十個讓人魂不守舍的去處，
僅李坑一村足矣足矣。
李坑固然是婺源的代表，其他古村古街何嘗不

是？與李坑一樣，江灣、汪口、曉起、嚴田……
都因水的洗磨且古樸且清雅且活潑且溫婉且富庶
呢。江灣宏大宗祠門前的睡蓮正羞答答地開放，
既為古往今來源源不斷走出村落的名人奉上故鄉
的一瓣心香，也為花好月圓、喜結連理的君子淑
女送去美好的祝願——哦哦，這裡正展示着傳統
的民俗婚禮呢。嗩吶鑼鼓喧天、花轎紅燭耀眼、
紅絲線交杯酒迷人，新郎若婺源的青山，新娘如
婺源的碧水，碧水縈青山端的是絕配啊！汪口的
一汪好水通鄱陽、達洞庭、直抵湘川，成就了其
皖贛水運交通樞紐、徽商貨殖重鎮的地
位，至今仍能見着店舖鱗次櫛比格局的遺
跡，高低起落的江邊碼頭彷彿傳響着貨棧
工搬運貨物的號子和賬房先生滴溜響脆的
算盤。乘筏於江上，舉目山巒倒影染碧江
流，低頭清波暢洄浸酥白雲，悠悠的江流
白雲記憶着汪口逝去的風流；曉起的一脈
好水把縱橫村街洗刷得白璧無瑕，把村頭
千年古樟和千年紅豆杉滋養得風姿綽約。
偉岸的古樟注定要娶了裊娜的紅豆，那麼
縈迴纏繞的清泉就是他們結緣的紅絲線
啦，若問儐相者誰？分明就是隨處可見的
參天古木也。想來玉皇大帝早就看好婺源
斯山斯水斯土，隨手插蔥樣一插，偌多的
樹木便一棵棵俱成葉茂根深矣；古樹是古

村的見證和標誌，曉起不負造化意，嚴田更得山
水趣。嚴田就一棵「天下第一樟」足以令人膜拜
頂禮、歎為觀止。這株一千六百餘歲的古樟不見
老態，春秋鼎盛，華蓋幢幢，需十餘人方可合
抱，真是一樹成林，林可蔽村。天下香樟多矣，
且有「十樟九空」之說，這樹香樟何以鐵枝銅榦
老當益壯？依然仰仗着婺源得天獨厚的水土滋養
哦。嚴田的活水還可從這裡舊時一夫多妻一楹楹
房舍內的一個個小池塘得到印證，每楹房舍的天
井都有一個小池塘，雖是「迷你」形的，然則都
水流活泛、清波漣漪。
所以說，在婺源，無論江河之大、池塘之小，
都是好水秀水肥水，都默默滋養着這方肥沃之
土，洗磨着這方靈秀之地。

水磨的婺源

百
家
廊

吳
翼
民

現
在
難
看
到
有
木
耳
菜
賣
了
，
往
年
的
這
個
時
候
，
一

走
進
菜
市
，
最
顯
眼
的
地
方
就
會
擺
着
木
耳
菜
。
肥
碩
的

葉
片
，
青
翠
潤
澤
，
能
看
到
有
晶
瑩
的
水
珠
在
上
面
閃
爍

和
流
動
，
暗
紅
色
的
葉
梗
，
則
給
人
一
種
秀
麗
靡
軟
的
觀

感
。

木
耳
菜
煮
熟
後
會
變
得
滑
溜
溜
的
，
也
有
一
些
人
不
喜
食

用
，
但
它
經
濟
實
惠
、
口
感
清
新
、
礦
物
質
含
量
高
，
還
是
贏

得
了
更
多
人
的
好
感
。
曾
有
一
段
時
間
，
周
邊
鄉
村
的
菜
地
都

多
有
種
植
。
這
樣
一
道
大
眾
化
的
葉
菜
，
突
然
就
看
不
到
了
，

想
見
一
個
地
方
的
人
，
口
味
也
是
說
變
就
變
的
，
很
難
有
一
種

食
物
能
夠
產
生
永
久
性
的
魅
力
。

未
見
過
木
耳
菜
種
植
之
前
，
我
以
為
這
是
水
生
的
蔬
菜
，
就

像
水
蕹
一
樣
，
是
浮
在
池
塘
的
水
面
上
蔓
延
滋
生
。
等
到
走
進

菜
畦
裡
，
才
發
現
是
搭
架
栽
培
的
，
菜
市
裡
售
賣
的
是
最
嫩
的

葉
尖
部
位
。
長
老
了
的
木
耳
菜
會
結
出
像
是
桑
葚
般
的
果
實
，

葉
片
上
的
纖
維
脈
絡
也
愈
發
清
晰
，
就
像
時
間
布
下
的
刻
痕
。

據
說
古
人
搾
取
木
耳
菜
果
實
的
紅
汁
，
可
製
作
面
脂
，
故
又
有

名
為﹁
胭
脂
菜﹂
。
對
於
事
情
多
、
時
間
匆
忙
的
人
來
說
，
木
耳
菜
是
很

好
處
理
的﹁
懶
人
菜﹂
，
買
了
回
家
，
直
接
放
到
盆
子
裡
用
清
水
浸
泡
一

段
時
間
就
行
了
，
無
須
掐
和
擇
，
也
不
用
一
片
片
葉
子
翻
洗
，
非
常
省

事
。
很
多
主
理
一
家
大
小
飯
食
的
主
婦
，
對
它
都
很
有
好
感
。

木
耳
菜
的
吃
法
很
多
，
可
烹
炒
、
可
煮
湯
、
可
涼
拌
，
但
基
本
上
都
是

以
素
食
為
主
，
絕
少
與
葷
肉
共
處
，
不
知
道
是
不
是
怕
破
壞
了
它
特
有
的

自
然
清
香
。
而
且
烹
炒
木
耳
菜
，
也
不
能
用
醬
油
，
不
然
成
菜
後
的
色
相

會
很
難
看
。
熟
諳
其
性
的
人
都
是
先
爆
香
蒜
蓉
，
再
下
木
耳
菜
烹
炒
，
火

一
定
要
大
，
略
為
顛
炒
幾
下
，
至
七
八
分
熟
時
就
馬
上
起
鍋
，
再
淋
上
少

許
腐
乳
汁
添
味
。
木
耳
菜
受
熱
後
會
泌
出
一
層
黏
液
，
黏
黏
的
、
滑
滑

的
，
與
木
耳
的
特
性
略
似
，
故
只
有
猛
火
烹
炒
才
會
清
脆
爽
口
。
若
是
過

火
，
泌
出
的
黏
液
太
多
太
稠
，
就
會
影
響
口
感
。
用
木
耳
菜
煮
湯
也
是
一

種
常
見
的
吃
法
，
鮮
翠
的
木
耳
菜
浮
泛
在
淡
綠
色
的
湯
裡
，
更
顯
柔
嫩
和

清
脆
，
擺
到
餐
桌
上
，
立
馬
就
會
成
為
視
覺
的
中
心
。
溽
夏
的
夜
晚
，
來

一
碗
這
樣
素
淡
的
清
湯
，
尤
為
清
爽
。

其
實
用
木
耳
菜
炒
肉
也
是
很
好
吃
的
。
我
有
一
年
去
川
西
，
走
入
一
家

鄉
村
館
子
裡
用
餐
。
大
概
是
生
意
清
淡
之
故
，
館
子
裡
事
先
沒
有
備
下
菜

餚
，
匆
忙
間
，
老
闆
到
自
家
地
裡
摘
了
一
把
木
耳
菜
，
又
從
樑
上
割
下
一

截
臘
肉
，
合
炒
成
一
盤
菜
供
應
給
我
們
。
臘
肉
切
得
薄
薄
的
，
先
經
爆
炒

出
油
，
再
灑
入
一
把
乾
辣
椒
炒
香
，
最
末
才
放
木
耳
菜
，
以
確
保
莖
葉
柔

軟
清
脆
。
我
們
下
筷
吃
的
時
候
真
有
眼
前
一
亮
之
感
，
木
耳
菜
清
香
、
柔

嫩
依
然
，
但
又
明
顯
裹
染
了
臘
肉
的
悠
長
鹹
味
，
更
添
一
種
甘
美
的
暢

快
。
兩
種
完
全
不
搭
界
的
食
材
，
竟
然
勾
兌
出
了
不
一
樣
的
情
致
。
可
能

我
們
那
天
真
是
餓
了
，
回
來
後
我
曾
照
着
做
過
幾
次
，
可
是
卻
怎
麼
也
找

不
到
當
天
的
感
覺
了
。

木耳菜 五味
人生
陶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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